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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念春天的时候， 读读丰子恺，

可以消解七分。不管他的时代如何山
河破碎， 他的精神世界总是燕子翩
跹，杨柳垂青。

丰子恺同时代有很多才华横溢
的人，吴冠中、林风眠们都一心孜孜
以求，走上了艺术的大道。可是，跟李
叔同学过西洋画， 也去过日本留学，

还翻译了不少艺术理论书的丰子恺，

却没有成为中国的印象派大师。他响
应艺术救国的号召，选择了当一个艺
术暖男，放下油画笔，拿起毛笔，笔下
多有抗日宣传的内容、平常人都可以
会心的生活漫画，还有那套与李叔同
合作的护生小画。 在战火和烽烟中，

丰子恺用至纯至善的笔触，应答着沧
桑变化的人世间。

本来艺术家都应该自大一点、自
我一点，因为你一旦考虑受众，艺术
上的自由也会丧失，艺术水平也会受
影响， 但丰子恺并没有在意那些，却
反而达到了一种极致。 在他之前，中
国没有人那么画过，在他之后，也没
有。都说日本的抒情画家竹久梦二对
他影响很大，可是我看竹久梦二的画
里，分明比他少了很多东西……

我从小就喜欢丰子恺。父亲教我
写作文，是从读他的《白鹅》开始，那
只非要吃一口冷饭再喝一口水、再吃
一口泥和草的大白鹅逗得我哈哈大
笑。 我兴致勃勃地仿照他的写法，写
了农村里所有我能见到的生物： 狗、

猪、牛、羊、鸭子，还写了我妈，她看了
举着作文本作势追打我：“臭丫头，我
什么时候吃一口冷饭再吃一口泥和
草了！”他的童话《小钞票历险记》我
也喜欢，因为做一张钞票，拥有显而
易见的价值一直是我的童年理想。所
以我认识丰子恺是从他的文字开始，

他的字里行间是真心欢喜和一种成
年人难得的顽皮。 沈从文又怎么样？

他的温情和诗意丰子恺也有；钱锺书
又怎么样？他的讽喻和深刻丰子恺也
有。读高中时我看了《源氏物语》，总
觉得我对这部大作的感受和别人有
点不一样，后来回过头一看，哇，我看
的竟然不是林文月翻译的，而是丰子
恺的译本，难怪少了一点哀伤和缠绵呢！

日子简陋，尤其是学生时代，就跟满满当当的黑
白连环画一样，我就学着丰子恺，整日改造家里那些
无趣的东西。他会把自鸣钟钟面用油画颜料涂成天蓝
色，然后画上杨柳枝条，针尖粘上黑纸板剪的两只燕
子。比起闲情偶寄的古人，我觉得丰子恺作为一个审
美的生活家，最大的好处是不矫情。雪夜访戴也是好
的，倪云林和芸娘的荷花茶也是好的，然而丰子恺的
杨柳燕子钟更好，把时间变得活色生香了。

在艺术院校工作，得以接触很多当代艺术家的作
品，其中往往可见身世之感、个性，甚至时代的喧嚣和
戾气。丰子恺的人生是真正的动荡和不幸，但奇异的
是，他的画和文字里，你完全看不到伤痕，看不到一点
愤世的怨气，“小桌呼朋三面坐，留将一面与梅花”，还
有什么样的人生境界比这个更好？我后来懂得看月亮
看云，一个人在河边散步，养几株花……其中就有丰
子恺的影响。我从小是个辛弃疾式的暴脾气，火气很
大，而每当心绪不宁，我就临摹他的画做藏书票和书
签，那幅《一弯新月天如水》，多年来起码临了一百次。

读书和交友多了， 我慢慢地感受到做人很难，做
一个五星好评的艺术家、作家更难。一个人光善良正
直，但脾气不好，或者爱憎过分形之于外，总会遭人反
感，即使不得不赞同他观点的人，有时也会感觉精神
上有点累。还有一种人，像辛弃疾，他的时代也不好，

所以他热血又消沉，一生中起初过于热烈，后来又过
于颓丧了。而丰子恺之所以人见人爱，就是他从来如
此的那份温暖和旷达，他那么体贴地对待大大小小的
生灵，是一个有立场却好脾气的赤子。

用一双浊眼看丰子恺的小画和散文， 日常味、烟
火气都有，可是一看他就是干干净净不吃肉的，只有
《花生米不满足》。 有人拿当代的漫画家老树和他比，

我找来一看，哪里到哪里呀，老树分明就是吃肉的，不
吃肉能扛动一树花来看你吗？

乡野春韭绿 曹伟明

我是在曹雪芹“一畦春韭绿，十里稻花
香”的季节，去青浦农村插队落户的。

到达西竹园村的那天， 老队长邀请我
去他家就餐。 他热情地介绍着生产队的情
况，队长娘子在灶屋里忙忙碌碌。一会儿，

老队长笑眯眯地说道：“你们插队青年不容
易，与我们农民打成一片，接受再教育，今
天我和你婶婶用十样菜来招待你。”当我坐
上八仙桌，端起香喷喷的白米饭，餐桌上只
见一碗炒韭菜和一碗炖蛋。 当我狼吞虎咽
地吃完饭时，仍不见其他八样菜上来，正当
我疑惑不解时， 老队长调侃道：“韭菜，韭
菜，九菜加上炖蛋，便是十样，这些小菜，在
我们农村都是就地取材，活杀活烧，鲜鲜络
络的。”

从此，我对韭菜有了格外的关注，分清
楚了韭菜和麦苗的不同，每株韭菜大多有九
瓣叶子。我们的先民聪明智慧，不仅把韭菜
培育成为菜肴，而且，连“韭”字造得也神形
兼备， 既考虑到韭菜摇曳生姿的植物形象，

又念及它依附大地才能生根存活，加上了土
地的那 “一” 横， 让它平添了稳重的根基。

“韭”与“久”“九”同音，在我国文化中，“九”

是圆满的数字，九九归一。“久”则象征着韭
菜不怕割，春风吹又生，春雨润又绿的性格。

韭菜，据说是伴随着上海六千年的崧泽文化
而来的，在《山海经》和《诗经》中都有记载，

上海先民是把它作为一种重要的祭品而加
以推崇和讴歌的。韭菜属于五辛，是壮阳之
物，李时珍称之为起阳草，农村人劳作脱力
时，都喜欢食用它。

关于韭菜， 老队长告诉我这样一个传
说，在西汉末年，王莽篡位，杀死了汉平帝，

又追杀着刘秀。在忠臣们的帮助下，刘秀逃
亡到安徽的亳州，励精图治的刘秀经过十多
年的努力，终于匡复了大汉王朝，建立了东
汉政权。巩固地位后的刘秀，突然想起了自
己在亳州吃过无数次的“救菜”，就下令叫人
割来，让皇宫中的御厨爆炒烹饪，没想到依
然感觉口味特佳。后来，经过宫中御医研究，

发现韭菜不仅营养丰富，而且具有保健功能
和医疗药效，称之为“壮阳草”和“洗肠草”。

从此，刘秀更爱吃韭菜，他总觉得“救菜”两
字不合适，就按照韭菜的形象造了一个“韭”

字，更名为韭菜。

后来，我读到诗圣杜甫曾有“夜雨剪春
韭”的咏韭名句。而春雨剪过的韭菜，如配上
乡村的土鸡蛋，在农家土灶头上烹饪，更是
色泽诱人。那青者自青，黄者自黄，清香四
溢，富有春天的味道。

在西竹园村，韭菜往往是农户最喜欢种
植的一种蔬菜。家家户户房前房后，只要有
一片巴掌大的寸土，就能看到长势旺盛的韭
菜，因为韭菜生性泼辣，毫不娇贵。于是，我

也学着农户，种植起韭菜，播撒下种子，没几
天， 只见有针尖般细密的绿芽破土而出，迎
着阳光雨露微笑。我眼看它的叶脉渐渐变长
变宽，一点点朝上生长，不到一个月，韭菜便
可以成为餐桌上的佳肴了。 第一茬的韭菜，

叶质肥厚，无论是口感还是营养，都是最佳
的。韭菜的生命力很强，不管我割的时候留
下的根茎是长是短，它总是越割越旺，越长
越粗。韭菜，成为我插队落户时不间断的“家
常菜”。 炒韭菜时， 我悟到一定要用旺火热
油，要快速翻炒，注意火候。不然时间太短有
臭味， 时间太长便会炒烂， 味道不可口。所
以， 当地农民有句俗语：“这人是韭菜面孔，

一伴就熟。”

韭菜虽是普通蔬菜，貌不惊人，味却压
众，切好的生韭，即使不等做熟，早已香飘十
里。在厨房里，韭菜的相容性最强，荤的、素
的、海鲜的、肉类的，凉拌、热炒，它都能随意
搭配，散发着菜肴奇特的美味。

韭菜，既有“平易近人”的文气，也有“泼
辣张扬”的野气，在凛冽的严寒冬天，它可以
静静地躺在皑皑的白雪之下，积蓄生命的力
量，当春姑娘乍到，冰冻初解时，它往往争先

觉醒，热情拥抱，缓缓吐绿。那稚嫩的韭菜叶
子由翠绿转为墨黑， 精神抖擞地舒展着身
子，郁郁葱葱，迎接着一场场生命盛事。

韭菜的新芽既不是青色， 也不是绿色，

而是一种红中泛紫的颜色。刚出土时，韭芽
的新叶呈弧形外翻， 犹如玲珑小巧的君子
兰。这富有韵味的形态，仿佛是大地飞歌的
音符。

在初春和入秋之后，春韭和秋韭的头刀
味道最鲜美，令人情有独钟。所以，有“三月
韭芽芽，羡杀佛爷爷”和“九月韭，佛口开”的
乡村民谚。汉代张衡在《南都赋》中记载“春
卵夏笋， 秋韭冬菁”， 其中的冬菁便是韭菜
花。到了秋天，乡村农户往往把韭花洗净，加
入花椒、鲜姜、食盐、味精等调味品，用石臼
捣烂，然后放入坛瓮中密封，到了冬季便可
成为佐餐的佳品。

“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当年杜甫
宴请朋友， 韭菜和韭花便成了聚餐的佳肴，

杜甫往往伴着自酿的杜酒，和诗友们感慨人
生的苦短、人间的悲欢。而唐末五代的杨凝
式在得到朋友相赠的韭花酱时兴奋万分，就
着韭花酱吃羊肉。舌尖享受之后，他动情地
写信给朋友， 诉说韭花酱终身难忘的味道。

他觉得那是“铭肌载切”的珍肴，让他的书法
写得比韭花还灵秀，那笔墨伴随着他率真灵
动的心情任意跳跃，造就了浑然天成的书法
佳作《韭花帖》，流芳至今。

乡野春韭绿。我怀念乡村灶头袅袅的炊
烟中那飘逸浓烈的韭菜香，更喜欢韭菜朴实
无华的形象，坚忍不拔的性格。

能饮一杯无 查 干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喂，老兄，白居易老先生，轻声细语地在
问你呢。晚来有雪，家有新醅的“家酒”，能否
光顾寒舍，对酌几杯？对此，你可不能没有回
应，更不能不前去对饮，盛情难却，是不是？

白老先生，善诗亦善酒。酒喝得雅兴，亦
尽性。他的诗通俗易懂，童叟皆宜。这一次，

他选择了有雪之夜，而不是有雨之夜。有雨
之夜，当然亦可饮酒，然而有点乱，淅淅沥
沥，易搅乱饮者兴致，也容易产生愁绪。而有
雪之夜则不同，窗外有雪，像万千玉蝶在飞
舞，很安静，有说“雪落无声”即是。门外，虽
有凛冽的寒风在翠竹之间游来走去，屋里却
燃着红泥小炉，炉上正煮着新醅的酒。外寒
里暖，气氛温馨，让人陡生饮欲。独酌不免孤
单，最好有两三好友，围炉而坐，或吟或歌，

或抚琴吹箫，来为小聚助兴。这样的夜晚，不
仅极富暖意，亦具生活情趣。

你瞧人家白老先生，连诗句都打好了腹
稿，张口一吟，举座震惊：“绿蚁新醅酒，红泥
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译成白
话文是：“酿好了淡绿色的米酒，烧旺了小小
的红泥小炉。天色将晚，雪意渐浓，能否一顾
寒舍共饮一杯暖酒？” 新酿的家酒， 刚刚出
锅，还未来得及滤清，有些粗糙，上面浮着些
许泡沫，像一群蠕动的绿蚁。而从河岸上挖
来的泥土，泛着红色，经过巧捏和闷烧，即成
小炉。这便是自己动手，一切便当的缘由。如
斯，诸事具备，只等好友前来享用了。这等温
馨的气氛，洋溢在冬之雪夜，怎能不让人心
向往之？

这首题为《问刘十九》的五言绝句，就这
样闻世，并留与后人，被代代传诵。在白居易
的遗稿中，写给刘二十八的诗作很多。刘二
十八，即是唐诗人刘禹锡。而刘十九又是谁
呢？他是洛阳一富商，与白居易常有来往与
应酬。他也喜好诗词歌赋，因为他是刘禹锡
的堂兄，名叫刘禹铜。白居易说他是嵩阳处
士，既然是处士，就有了共同的兴趣爱好。

“能饮一杯无？”是劝酒名句，委婉而情

切，除了白居易，还有谁可以吟得出？除了白
居易， 还有谁能营造出如斯宁谧多彩的饮酒
气氛？宁谧，是因为夜来天欲雪，人在屋鸟在
巢，都在等待白雪降临大地。多彩，是因为小
火炉是红色的，刚醅出的酒是绿色的，而窗外
的雪是白色的，这般气氛，还不够诗意、不够
浪漫吗？何况还有冒雪前来的友人，留下两行
长长的脚印于雪地上， 印证友谊是风雨无阻
的。之后，“能饮一杯无”，一读，就让人心暖。

而如今，最流行的劝酒令则是“感情深
一口闷，感情浅舔一舔”，“感情厚，喝不够，

感情薄，喝不着”，“感情铁，喝出血”，还有什
么“借花献佛”等劝酒词，真是洋洋洒洒，五
花八门。难道“感情铁，喝出血”是出于友善
吗？从本意上来讲，酒是用来“品”的，是为了
友人小聚而营造气氛的，该是人为主、酒为
次的。然而如今却是酒为主、人为次。牛饮，

灌酒，有时逼出人命来，饮酒失去了它原有
的温情与雅兴。 如今的酒业也真是兴旺发
达，酒越酿越“精”，精到掩人耳目，却名满天
下。一瓶洞藏名酒，价值连城，动辄成百上千
元甚至上万元，而古代酿酒比较原始，所醅
之酒，有些粗糙混浊，所谓“浊酒”即是。然而
它纯粹，没有一点添加剂，不会因此让饮者
晕头转向。有一年，在武陵山脉中，一帮人吃
饭饮酒，几位男士硬是把一位女士灌醉得不
省人事，四个人抬她到卧室。女士吐得一塌
糊涂，伤了胃，好几个月都调整不过来。人家
本来不善酒，只因为轮番劝酒，出于友情，把
自己灌醉了。后来，我写过一首诗《武陵醉
仙》，记取这次教训。酒事，本来姓“雅”，非姓
“闹”。而今不仅闹，还频出是非。李白是酒
仙，他可以“长安市上酒家眠”，他可以吟唱：

“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
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但他也没有喝
得烂醉如泥骑驴撞死人的记载。 何谓酒仙？

醉而不失态，口吐金玉者。何谓酒鬼？烂醉如
泥，耍酒疯者。何谓酒徒？被酒奴役者。而唱
出“能饮一杯无”者是酒圣，不仅有情有义，

更有自律和学识。

雪夜对酌，我也有过几次。而记忆最深
刻的一次，发生在上世纪 70 年代末。那年，

将临春节，所在文化局派我到牧区搞一些牛
羊肉，犒劳大家。于是，我打电话给远在苏尼
特右旗呼格吉勒图牧场当党委副书记的同
学白音满达，他一口答应：来吧，没问题。条
件是：你在我这里多住几天，吃肉喝酒，叙叙
旧。于是，我坐火车到赛汗塔拉镇，他派吉普
车接我到牧场。

到达当晚开始下雪，飘飘洒洒整整下了
三天三夜，雪不大，但总是在下。他不让我住
牧场招待所，直接拉到了自己家。于是嫂夫
人勤谨起来，张罗着招待，嘘寒问暖。白天，

我坚持不喝酒， 因为不善饮，

怕在嫂子和孩子们面前出洋
相。等到晚上，我们二人关上
门，开始轻酌慢饮，谈论家乡，

谈论母校与散在天南海北的
同窗好友。窗外，草地茫茫无
际，一片洁白。有野羊群，缓缓
绕过牧场， 牧羊犬也不吠不
叫，显得大气。有时夜鸟飞过，

留下几声空空的鸣叫，更显出
草原的空旷与宁谧。

他嘱咐：酒要一小口一小
口地抿， 回味它微辣中的香
味，才算是饮，并笑着用蒙古
语说：父亲的儿子，斗不过米
糠的儿子，我们悠着来。所谓
米糠的儿子，就是酒。他也喜
欢在雪夜，饮酒叙旧。偶尔，吟
一首自己刚打好腹稿的蒙文
诗，是关于蒙古国雪中草原的
苍茫景象———毕业那年，国家
分派他到蒙古任译员八年。他
出国时随身携带蒙古族著名
作家、诗人尹湛纳希（1837 一
1892年） 的名著 《一层楼》和
《泣红亭》。这两部小说被誉为
蒙古族的《红楼梦》。他还带去

了《唐诗三百首》以及宋词汉赋等。他蒙汉文
兼通，极具才气，再举杯时，突然问我，假如
唐诗人白居易还在，在如斯雪夜，会吟出什
么样的诗句呢？ 我们这里， 虽无红泥小火
炉，但铁炉火也正旺，我们邀他“能饮一杯
无”，他来与不来？这里可是有茫茫雪原和
长长马嘶啊。我笑着回应，他会来，一定。你
得用你的小吉普车去接他， 老先生马术可
能不佳，何况又是雪夜。要不试试？说罢，他
笑，我也笑。

窗外雪仍在下， 酒壶里酒所剩不多，我
们有些微醉，但仍无睡意。因为，雪与酒，与
我们同在。

人间草木

知味人生

改不过来的湖南腔

这天的下午， 演出队员们都在大幕
落下的舞台上排练节目， 有的跟赵纯业
说：“队长啊，一点开水也没有，嗓子都冒
烟了呀！”有的说：“早上吃完饭打那点开
水，端着碗走二里地，到这儿都凉透了！”

赵纯业劝慰说：“忍耐一下，坚持一下。就
这么个条件，咋整？陈主任找过领导，领
导说，你们那么点人，一共不到二十天，

独立开什么伙？咱们只好凑合凑合了。”

接着， 赵纯业开始导演诗朗诵：“下
面这个诗朗诵《老刘的故事》，是写抗日
战争中的一个平凡的英雄的。 大家要把
握一种敬仰和怀念的情感。小李，从你开
始，排第四小节———”小李开始朗诵：“田
野已经荒芜。”有人接：“天空也似悲哭。”

雷锋感情投入地接着：“硝烟刚刚飘过这
片陈旧（他把‘陈旧’读成‘成就’）的茅
屋。”赵纯业直喊：“停！停！什么‘成就’，

是 ‘陈旧’！” 雷锋默念着：“成就、 成就
……嗨！陈旧、成就……队长，让我再练
一练，我这普通话，唉！让我自己再练一
练。”赵纯业有些不耐烦地说：“好吧！散！

10分钟后再集合！”大家散开，雷锋一个
人跑到侧幕条后面，练他的“陈旧”去了。

晚上，回到演出队队部，赵纯业向陈
主任反映：“我看把他撤换下来得了，9个
人的节目，他在里面搅和，硌硌棱棱的（东
北方言，有隔阂的意思），不大合群。他的
节目又多，词倒是背得挺溜，就是他的湖
南腔调一时改不过来。有的地方还有方言
出现。主任，别犹豫了，换人儿吧！”

陈主任说：“算了，人家那么热情，费
那么大劲儿把词儿都背下来了， 你不让
人家上，不好吧？咱又不是前进歌舞团、

抗敌话剧团，要求那么高，能凑合就凑合

吧！你这个导演多加强点辅导就行了！”

赵纯业不同意：“才不是呢！ 当初就不
该答应他上那么多节目。 我得去看看独幕
剧改词改得怎么样了。”

陈主任说：“行，你去吧！”

灯下，陈主任正在改写节目，有三个演出
队员敲门进来。陈主任问：“你们有什么事？”

三个队员中的一个说：“我们要求领导
动员雷锋别上这几个节目了， 他的湖南口
音太个别， 和我们东北普通话怎么也合不
到一块儿去。”

陈主任说：“啊， 你们几个老骨干一起
来，是不是赵纯业打发你们来的？是他幕后
指使的吧？”

三个队员解释道：“不是，绝对不是！我
们是为了演出的整体效果， 是为集体荣誉
着想。”

陈主任说：“我已经和赵纯业说过了，

先不动。不能随便打击一个同志的积极性。

咱们不是专业文艺团体嘛，咱是业余演出，

就不能那么太讲究。业余就是业余，咱们尽
量往好里搞。这个问题我再想想，你们先回
去吧！”

三个队员怏怏不乐地离去。这时，赵纯
业急急地进屋来，对陈主任说：“主任，诗朗

诵的9个人中午因赶排节目吃饭去晚了，饭
凉，菜也凉，吃了一肚子气，和炊事员还吵
了一通！ 闹得很不愉快。 炊事员把事捅大
了，要撂挑子。”

陈主任下决心地说：“看来， 咱们再忙
也得轮流排班儿去帮厨了。” 赵纯业同意，

说：“这个，我来安排。”

这时，雷锋敲门进来，向陈主任敬了个
礼，喊一声：“报告！演出队队员雷锋（他读
‘雷哼’）有个事情请示！”

陈主任笑了，嘱咐他：“记住，是‘雷锋’

的‘锋’，发音是‘刮风’的‘风’，不是‘哼哼
呀呀’的‘哼’。”

雷锋认真地说：“雷锋有个事情请示！”

陈主任让他坐下，“慢慢说。”

雷锋请示着：“主任， 我要求把我从节
目中全撤换下来！”陈主任与赵纯业对视一
下后，说：“这个事嘛……”

雷锋态度坚决地说：“主任！ 你们别光
为我一个人的面子着想！ 演出效果好坏是
演出队的大局。为了大局，我不会有什么想
法的。今天我就愉愉快快地打背包回连队。

请领导放我走！”

陈主任笑笑说：“你不是闹情绪吧？”

雷锋也笑笑说：“你看我这样儿， 像闹

情绪吗？”

陈主任说：“小雷， 是我把你从新兵连
调来的， 我不能这样不明不白地让你回运
输连。现在，运输连在抚顺，让你一个人坐
火车回连，我们不放心，也不合适。我看你
就留在演出队，等这边演出完了，咱们一块
去抚顺。只是在这里你就‘失业’了。”

雷锋胸有成竹、 斩钉截铁地说：“我肯
定不会‘失业’的！”

清早，舞台排练场上，雷锋一人在用拖
布拖有灰尘的地板。这排练场面积很大，他
拎着水桶，拖一块，挪一下，把拖布头放到
水桶里，涮几下，拎出来再拧干。

早上，在演出队员的宿舍，大通铺上一溜
背包，演出队员们都练节目去了。雷锋一个人
在整理内务， 把搭毛巾绳子上的毛巾弄成一
线，搭法统一；把每个人的腰带在背包前一顺
儿摆放整齐；用小笤帚清扫一张张白床单。

上午，在留守处伙房里，雷锋边帮炊事
员择菜边唠嗑，他跟炊事员说： “我们演出队
一掺和进来，可把你累坏了！一下子多这么多
人吃饭，开饭的点儿还不一致，是够你呛的！”

炊事员略感宽慰地在淘米，“都像你这
么想就好了！其实你们也不容易呀！”

雷锋见伙房墙角放着一把废弃的铁皮
水壶，顺手捡起来，问炊事员： “这铁壶能
用吗？”

炊事员说：“能用。 只是暂时没用处。”

雷锋说：“那就先借我用用。”

下午， 在演出队宿舍外面的背风墙角
处，雷锋捡来一些破烂：有那把旧的烧水铁
壶，一些破砖头、破木头、废报纸、树枝、铁丝。

雷锋蹲下来，用红砖头砌了个小炉灶，

他把破木头劈一劈，把树枝撅一撅。经他擦
洗过的铁水壶焕然一新。水壶放在炉灶上，

他迎风点火，一次次点，点了几次终于点燃
了。火光映照着雷锋年轻热情的圆脸。

（十） 连 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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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世宗 陈广生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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